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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凤仪萍出生在

上海浦东一个木材商家庭。
1944年，凤仪萍刚满14岁，那
年上半年，刚上初二的他失
学了。一天在路上，他被日本
兵抓往虹口的一所集中营。
在集中营一待就是半个多
月，终于在一天深夜，门口传

来日本兵的吆喝声：“起来！
都起来！”不久被押上一艘装
满铁矿石的日本运输船。

随着轮船的启动，只有14
岁的凤仪萍害怕极了。第二天
清晨，两个同胞从船底的悬梯
爬了上去，纵身跳进了滔滔黄

浦江，闻声赶来的日本兵对着
江面就是一阵扫射，那两个同
胞便永远留在了江底。凤仪萍

等一船劳工怀着极度不安在
海上漂荡了20多天，终于在一

个傍晚看到一个日本港口。
“那时大家一下子明白过来
了，被抓到日本来了。大家抱
头痛哭……”

随即，他们被押到北海
道的栗山町角田煤矿做苦

力。凤仪萍是同时被抓的300
名中国人中年龄最小的，最

大的是6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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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夜里住在四

面漏风的低矮工棚里，在12月
底，北海道的风刺骨寒冷，大
家穿得单薄，衣服里只好扎上
纸片、破布、干草。天还没有完
全放亮的时候，工头就挥着皮
鞭进了工棚，把大家赶进了煤
矿。劳工们到井下，带着风钻、

煤铲等工具，开始了一天的采
煤。直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
工棚。”凤仪萍回忆说。
“我们298名同胞，一年

内就死了90多人，平均三四
天死一个，不是被打死就是被
活活饿死。”说到这里，凤仪

萍的眼里已经渗出了泪水，他
哽咽地告诉记者，有一名工
友，因为饥饿和劳累，走路直
打晃，一个工头走上去一拳打
掉他的门牙，另一个工头对着
工友的后脑勺狠狠一棍，当时
就脑浆出来死了。每天给劳工

的粮食不到半两，大多数情况
下，劳工们依靠草和树皮充

饥。白天没有水喝，渴了以后，
他们就喝煤矿底下裂缝里流
下的水。他们的身上都是虱
子、跳蚤、臭虫。

在凤仪萍的周围，除了

有人不堪折磨选择自杀结束
苦难之外，也有人选择了逃
跑。曾经有五个工友成功地

从煤矿里逃了出去，气急败
坏的工头将劳工们集中在一
起大发雷霆：“你们以为这里
是什么地方？这是北海道！四
面都是海，你们等着瞧，不出
一个礼拜我们就把他们抓回
来！”工头把逃跑劳工抓回来

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他们
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工

头用木棍和鞭子一直抽打到
几个劳工奄奄一息才停手，任
凭他们赤身裸体躺在雪地上
直到冻死。有个工友为了避免
受虐，装疯，日本人为了试验
他，就让他吃大便，工友吃了
后才躲过了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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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劳工们在没日

没夜的劳作中，400多天过去
了。“到了1945年的七八月
间，我们发现工头们的叫骂
声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在
井下的时间也短了许多。一
直到了9月15日这一天，我们
得到通知说，今天不用下井

了。”然后，两个美国兵驾驶
着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
来，忽然见到这么多衣衫褴
褛的劳工，感到十分诧异。其
中一个用英语问道：“你们从
哪里来？”“我们从中国的上
海来”，劳工中懂英语的人回

答道。两个美国人流露出不
可思议的表情：“战争已结束
了，日本以失败告终，你们为
什么还在为他们干活！”听到
这句话，大家像发疯一样，从
工棚里跑了出来，都跪在地
上相互拥抱着号啕大哭。

当年的10月，凤仪萍终于
回到家中，他才得知母亲已病
了一年多。看到皮肤溃烂、瘦
骨嶙峋的小儿子，母亲伤心地
问，“你怎么搞的，一年多也不
回家！”凤仪萍哭着把自己的
遭遇讲给母亲听，母亲痛哭不

已。一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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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回来后，凤仪萍

重新回到了中学。1949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凤仪萍考取

了江苏医学院。
上了大学后，凤仪萍更

加刻苦，“我当时觉得，我是
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我能坐
在教室里学习，比什么都幸
福。”毕业之后，凤仪萍先在
南京的医院内工作了30年，

后来又到广州担任教授，如
今他已是男性泌尿领域内的
知名专家。

直到现在，凤仪萍还经常
梦到在日本当劳工的那段经
历，经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
从日本回来十年之后，凤仪萍

吐出的痰里面仍然还有黑色
的煤屑。“那段时间，对我一
生来讲是一个精神创伤，还有

肉体的创伤。”凤仪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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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多个炼狱般的日

子里，看着工棚里的同胞每
天都在减少，几名有文化的
劳工决定记下这一切，他们
冒着危险，秘密写下了近300
名劳工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其中还包括98名劳工的死亡
时间和死因，足足记了40页。

1945年，15岁的凤仪萍怀揣
这本“生死记录”回到了祖
国。前年，凤仪萍将“生死记
录”捐给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永久保存。

去年8月，凤仪萍前往日
本北海道的栗山町墓地，出

席了悼念遇难同胞的活动，
活动中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
感情，但在拜祭已经死亡的
劳工同胞时，他实在忍不住
了，他眼含热泪，反复念叨
着，“有机会我会再回来吊唁
你们的！” HIJK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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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雷桂英老妈妈
去世已经整整74天了，今天，

让我们和来自如皋的慰安妇
周粉英、来自广西的慰安妇韦
绍兰一起缅怀雷桂英这位勇
敢的老人。”昨天上午，民间
抗战史料陈列馆举行 “慰安
妇的过去与现在” 专家研讨
会，多年从事南京大屠杀以及

慰安妇研究的学者悉数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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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用刺刀割开了

她（韦绍兰）肩上背孩子用的
带子，将她拖走……她被带到
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男
人，他留着人中须，拿着一把
刺刀，戴着帽子，帽子后面有
块布，帽子上有个黄色五角
星，她被这个男人强暴了，从

此她就沦为慰安妇……”旅
日的中国电视人朱弘先生向
在场诸位介绍了韦绍兰的故
事。韦绍兰老人则是低着头，
眼帘低垂，时不时擦擦眼泪。

罗善学是韦绍兰从慰安
所逃出来之后生的孩子，今年

65岁了。在朱弘讲述完毕后，
罗善学站起来大声说：“日本
兵做得太过分了！我不会低
头！我要让那些日本兵向所有
受难的老前辈们道歉！”

一席话讲完，罗善学趴在

桌子上，将头埋在胳膊中间，
当他抬起头来，却是满脸泪

痕，记者问他怎么了，他拼命
地吸着草烟，摆手说：“我难
过，我心里难受！”

由于下着大雨，双目失明
的周粉英昨天没有到会。她的

儿子姜伟勋将母亲的照片以
及周粉英第一任丈夫倪金成
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捐赠给了
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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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列馆中，韦绍兰一边

走，一边用手抚摸着照片，还
让女婿武文斌讲解给她听。在
展柜里，突然韦绍兰瞥见柜子
中陈放的一把刺刀，老人的脸
色霎时就变得惨白，她用手指

戳着展柜上的玻璃，连连说：
“就像这个刀，就像这个刀！”
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慌乱。原来
当年韦绍兰被日军抓获时，日
军就用一把刺刀威逼她。韦绍
兰做着把刀横在脖子上的手
势：“就用这个，这样。”

昨天中午，周粉英的儿子

姜伟勋在与韦绍兰告别时，握
着老人的手说：“您要好好保

重身体，我也会好好照顾我的
妈妈。雷桂英大妈未竟的事业，
还需要您和我妈妈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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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记者刚走进南京火

车站大厅，就看见身着警服
的朱南洋把守在火车站大厅
的门口，他一双“鹰眼”正不

断扫视着来往的旅客。突然，
一个衣着褴褛的年轻男子，
神色慌张、低头快速走在一
群旅客中。朱南洋立即上前
将他拦了下来，要求他出示
身份证，随即进行网上比对。
很快，朱南洋在电脑系统查

到，该男子是河南人，前段时
间在北京打伤了人，目前正
被公安部网上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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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崇拜警察的朱南洋，在

青海当了6年兵，转业后考到
南京铁路公安处当了一名民警。
“没想到我在这个岗位干了14
年，抓了600多名逃犯。”朱南
洋回忆道，当初，他查堵时，只要
从他面前经过的逃犯都会被他
一双“鹰眼”认出来。

去年，有一个逃犯刚出站就
被老朱盯上了。老朱上前询问时，
该男子看到老朱靠近，拔腿就逃。
46岁的老朱紧追不舍，无路可逃
的男子从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上
跳了下去，紧追其后的老朱也毫

不犹豫跳了下去。记者问他有没
有想过危险，老朱说，“如果我不

跳，那个逃犯就跑掉了。”

@AB�CDEFG

记者告诉老朱，这次采访

他，是因为他被单位推荐为“奥
运火炬手”候选人。“真的吗？
我被推选为火炬手的候选人
了？”老朱显得很意外，不停地
问记者他是如何被推选上的。

老朱问记者：“江苏有多
少名奥运火炬手候选人？我能

有机会被选中吗？”得知只要
报名，任何人都有机会当选奥
运火炬手后，他自信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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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没见到王宏琪

时，就听身边不少人说他主
持的《说交通》节目，主持风

格亲和，看了他的节目，能从
中学到不少交通知识。

从没当过主持人的王宏
琪笑着说，1985年，他从部队
退伍后到了南京交通管理

局，从基层民警干起，先后在
交警二大队、机动大队、交通
指挥中心工作。“我一直都在
内部系统工作，很少有机会
到现场和司机打交道。”

2005年，老赵生病住院，在交
管局指挥中心工作的王宏琪

接替老赵担当起 《老赵说交
通》的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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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刚接这个节目

时很有压力。”王宏琪说，老
赵的主持风格已被很多观众
所接受，而自己仅仅是个新
人。到了镜头前，他感到很有
挑战，“风吹日晒我不怕，可
每次节目都是现场录制，所
有镜头前的语言我都没有时

间打腹稿，这就需要丰富的

阅历和平时的积累。”王宏琪
称，他常在回家路上，思考今

天主持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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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选上奥运火炬

手，这份光荣也不是我自己
的，而是南京交通管理局的。”
王宏琪表示，正像他主持说交
通的节目一样，他的言行举止
代表的是整个单位。对于火炬
接力手要跑400米，王宏琪笑
着称，“我肯定能跑完的。年轻

时，我可是篮球健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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